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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2月 1日，在北平(今北

京)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1卷 2

期)登载了 11 篇文章，其中第一篇

是我爷爷严济慈写的《郎之万教授

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图

1) [1]。紧接着，《科学》15 卷 12 期

(1931年 12月)配上“编者按”再刊

此文。《科学》杂志的编者按这样写

道：“郎之万教授为此次来华国际联

盟会教育考察团四人中之一人。已

于本年 10月到京，爰将严君济慈此

文急为登出，以飨读者。”显然，这

是一篇重要的应景之作。我不禁好

奇，郎之万何许人也？我爷爷为何

要写这篇文章？

近日阅读金涛先生的《严济慈

先生访谈录》，看到爷爷说：“郎之

万教授是我的老师，1931年访问中

国，在北平期间是我接待的。他在

法国的威望很高，与居里夫人齐

名。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通

过他可以在巴黎召开各进步团体参

加的群众大会。”[2]爷爷的这段话，

让我的好奇似乎有了答案，同时又

激起了我细探究竟的好奇心。

郎之万其人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张著名的

照片——1927年索尔维会议上世界

顶级科学家的合影。照片上，前排

正中坐着的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

坦，他的右边，留着两撇八字胡的

那位就是郎之万(图2)。

保罗·郎之万 (Paul Langevin，

1872—1946，图 3)生于巴黎一个普

通工人家庭。尽管家境一般，小学

上不起好的学校，中学甚至就读于

职业学校，但“是金子总会发光”。

1888年，16岁的郎之万考入巴黎市

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而大名

鼎鼎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教

授此时正在该校任物理实验室主

任。居里教授“极赞赏郎之万之聪

颖好学”[3]，倾力相授。在名师指点

下，郎之万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

后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理

化工程师学位。然而，他没有像大

多数普通人那样，以工程师头衔轻

松地找份工作谋生糊口，而是继续

上学深造。1893年，他又以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据

说，当时要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是需要精通拉丁语的，而郎之万只

是自学了半年的拉丁语，便取得了

第一名的成绩。我爷爷在《郎之万

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贡献》

一文中感叹道：“……投考高等师

范，实为其一生成功之莫大关键；

不然，工程师碌碌终日，天才湮没

无闻，亦未可知也。”

1897年，郎之万赴英国，到剑

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深造。一年

后返法，入巴黎大学担任物理助

教，同时研究“气体之游离”，最终

在皮埃尔·居里教授的指导下，于

1902 年取得科学博士学位。而后，

进入法兰西学院执教。1905年被母

校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

聘为教授兼教务主任。欧战结束后，

成为该校校长。期间，1909年还正

式成为法兰西学院的物理学教授，

1930年和 1933年两度当选为索尔维

物理学会议主席，1934年当选为法

国科学院院士。

郎之万以其对顺磁性及抗磁性

的研究而闻名，他提出用现代的原

子中的电子电荷去解释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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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法大学月刊》

1931年1卷2期

图2 1927年索尔维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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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被各国气象台广泛采用。他最

著名的研究是使用皮埃尔·居里的石

英压电效应，发明了声呐。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减少伤亡，他

潜心利用水晶片通电后发出的超声

波，制成一种探测潜水艇并以回音

确定其位置的装置，作为探测水下

障碍的手段。虽然这一装置正式运

行时，战争已经结束，但其原理却

构成了现代声呐的基础，在军事上

和生活中具有广泛用途。后来，人

们不仅用超声波来探测潜水艇、鱼

雷，以及海底障碍物等，还用来测

量海底深浅及轮廓、寻找鱼群、精

准捕鱼等。

作为法国杰出的物理学家，郎

之万在物理学史上有多项开创性的

研究，给后人留下了郎之万动力学、

郎之万方程等科学研究成果，对理

论物理、实验物理和技术物理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没有获得过

诺贝尔奖，却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

的科学家，连爱因斯坦都钦佩他。

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郎之

万还关心政治，以科学投身于人类

的进步事业。他是法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一战中，他把科学研究投

入国防事业；二战中，他公开反对

纳粹，发起成立了坚决反对纳粹主

义和暴乱伤害的组织——“反法西

斯分子警觉委员会”，不惧德国盖世

太保的拘捕迫害。他坚决支持中国

的抗战，还亲力亲为，在国际社会

奔走，进行多方声援活动。为了支

持中国抗战，他谴责巴黎当局“懦

弱”，不肯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批

评国际联盟“不作为”，对日本侵略

行为“袖手旁观”；指责美国自私自

利以及目光短浅的对华政策。处处

洋溢着可贵的正义感。

郎之万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和政

治上的高风亮节，博得了法国人民

的尊敬和爱戴。1948年，在他逝世

两年后，遗体被移葬于巴黎塞纳河

南岸的国家先贤祠(Panthéon)，与伏

尔泰、卢梭、雨果、左拉等巨人并

列[4]，为世人所瞻仰、铭记。

郎之万的中国行

1931年10月—12月，国际教育

联盟应中国政府邀请，组织考察团

来华考察教育文化等问题。国际教

育联盟考察团此行主要任务是“研

究中国国家教育之现状，及中国古

代文明所特有之传统文化，并准备

建议最适之方案”[5]。考察团除随行

工作人员外，主要由四位深有专

长、享誉国际的专家组成，他们是：

教育行政专家、柏林大学教授柏克

尔，主要负责考察教育行政状况；

语言学家、波兰华沙大学教授华尔

斯基，主要负责考察国民教育及识

字运动；物理学家、法兰西学院教

授郎之万，主要负责考察自然科学

教育状况；社会学家、伦敦大学教

授唐奈，主要负责考察社会经济各

学科教育状况(图4)。

郎之万在华三个月，随考察团

走遍中国南北十多个县市，除了考

察中国的自然科学教育状况，还在

上海、杭州、北平等地发表了十余

场讲演。其中，刊登在《中法大学

月刊》的《太阳热之起源》就是他

在北平中法大学所做的有关天体演

化的讲演，他在讲演中详细介绍了

当时最新的太阳能源研究成果。

考察团到达上海时，正值“九

一八事变”后不久，郎之万对日本

的侵华行径十分愤慨，积极参与各

种声援中国的活动。他还写信给法

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国际

联盟，谴责法国和国际联盟对日本

侵略中国袖手旁观。

郎之万是考察团中唯一的自然

科学大家，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

著名的国际声望。他的到来受到中

国科学界高度重视。《中法大学月

刊》和《科学》分别发表了《郎之

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贡

献》，充分表达了中国科学界对郎之

万的崇仰和敬意。郎之万与中国科

学界尤其是物理学界的多个科研机

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图 5)。

在考察团完成考察任务后，他没有

同其他成员一道返回欧洲，而是留在

北平与中国物理学界又进行了大约

两个星期的学术交流 (图 6)，直到

1932年1月中旬才启程返法。

郎之万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

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

并加入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联

合会 (IUPAP)，加强与国际物理学

界的沟通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物

理学的发展。他表示，自己愿意

图3 保罗·郎之万 图4 郎之万参观北平中法大学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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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与国际的沟通做牵线搭桥

工作。

在郎之万的建议和推动下，

1932年 8月，李书华、梅贻琦、叶

企孙、吴有训，还有严济慈等人，

在北平发起创建中国物理学会，并

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

立大会，由北平研究院副院长、老

资格的留法物理学家李书华担任第

一届会长，郎之万则成为中国物理

学会第一位外籍会员。

郎之万和严济慈

郎之万 1872年 1月 23日出生于

巴黎，巧合的是，严济慈与他的这

位异国老师竟是同一天生日。爷爷

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腊月初四，即

公历1901年1月23日，比郎之万整整

小 29岁。冥冥之中，这师生二人似

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尽管远隔千

山万水，终有亦师亦友的情谊(图7)。

有人说：“严济慈是我国研究水

晶压电效应第一人。”[6]也正是这个

“晶体压电效应”串起了爷爷与法布

里、居里夫人、郎之万等法国物理

学大师的传承渊源。

1925年，爷爷在巴黎大学做博

士论文，他的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

给他的研究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

的形变》。这个题目源自皮埃尔·居

里和雅克·居里(Jacques Curie)兄弟

俩的发现。早在 1880年，同为物理

学家的居里兄弟发现了晶体压电效

应，并提出了举世公认的“居里对

称原则”。这是一

项伟大的发现，引

起了科学界的广泛

关注，并投入精力

对其应用价值进行

探索。比如，居里

夫人在发现镭的放

射性时，曾经用晶

片制成一台测量放

射量的天平；郎之

万在一战期间，也

利用晶体片通电后

发出的超声波，作

为探测水下障碍的

手段。

皮埃尔·居里

的老师李普曼教授

推断，石英晶体压

电效应的正效应和

逆效应的系数应该

相等。可是，在

1927年我爷爷的博

士论文发表之前，

皮埃尔·居里、伦

琴等科学家都只测

出了正效应系数，即石英受压后产

生的电势差的变化率；对于逆效

应，皮埃尔·居里只是通过实验证明

了它的存在，但一直无法测定其系

数。1906年 4月皮埃尔·居里不幸死

于车祸，这项测定也就按下了暂停

键。1925年，我爷爷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了巴黎大学的规定课程，要着

手做博士论文。导师夏尔·法布里教

授看好这个聪颖勤奋的东方青年，

把测定晶体逆压电效应这一重任交

给了他。

由于这层渊源，可以想见，爷

爷博士论文的题目与故去的皮埃尔·

居里有关，自然也得到了居里夫

人、郎之万教授的关注和支持。居

里夫人把早年皮埃尔·居里使用过的

石英晶体片借给这个东方青年使用；

身为压电效应超声波研究专家的郎

之万是早年皮埃尔·居里的得意门

生，与居里一家人过从甚密，更是

给予了承继皮埃尔·居里实验课题的

东方青年许多切实的指导和帮助。

由此，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师

生情谊。

爷爷经过一年半的摸索和实

验，采用单色光干涉测量石英通电

后厚度变化的方法，终于攻克了难

关。他用单色光作为“尺子”，测量

晶体通电后的尺度变化，揭开了晶

体压电逆效应的秘密。不仅完成了

导师指定的任务，而且还有所拓

展。他把论文题目具体为《石英在

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

验研究》，详细研究了石英在电场下

的形变，以及石英在电场中光学性

质上的改变等。这篇论文后来经导

师夏尔·法布里教授在法国科学院

的例会上宣读，引起广泛关注。

《巴黎时报》等各大报纸采访论文

的作者，还登出了他的照片，给予

这个东方青年很大的荣誉。爷爷

图5 1932年1月4日，严济慈(左一)陪同郎之万(左二)参观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实验室

图6 郎之万与北平物理学界人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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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幸运的，不仅能站

在巨人肩膀上，开启

事业的帷幕，而且在

探索的路上更是得到

了巨人的指导和帮助；

爷爷也是有实力的，

不负众望，力克难题，

以坚实的步伐登上物

理学家的殿堂，为国

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1 年，郎之万

来华考察时，即将年

满 60 岁。此时，他早

已功勋卓著，名声显赫；而我爷爷

刚跨过而立之年，正是踌躇满志、

科学研究力最活跃的鼎盛时期 (图

8)。爷爷于 1930年应北平研究院院

长李石曾先生之邀，筹建北平研究

院物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郎之

万的到来，对于刚成立不久的北平

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以及刚起步的

中国物理学事业，无疑有巨大的鼓

舞意义和切实的指导作用。爷爷撰

写《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

学上的贡献》一文，详细介绍郎之

万物理学研究工作的成就和意义，

对郎之万的科学贡献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科学界对郎

之万的崇仰敬意。爷爷还全程陪同

郎之万在北平的考察和参观，协助

安排其在北平的各场讲演，并担任

多个讲演的翻译。1932 年 1 月 4 日

和 7 日，爷爷陪同郎之万参观了北

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理化部 (图

9)。他们介绍了各自的“石英水晶

压电反现象”应用研究的进展情

况，讨论电磁波在大气游离层中传

播问题，相互交流心得，切磋难

点。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科学

水平高于美国，而法国又处于欧洲

的一流水平。郎之万这次访华，使

我爷爷及时掌握了国际学术界的研

究动向，对保持世界水平的研究起

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 1月 11日郎之万离开北

平回法国。郎之万回国后，我爷爷

还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请教和讨

论学术问题，交往频繁。

1935年，在郎之万和法布里的

推荐下，我爷爷当选了法国物理学

会理事。

1937年，爷爷陪同李石曾到巴

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会议期

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了。在国际文化合作会议讨论保护

各国古代文物的议案时，爷爷走上

讲坛，悲愤地对与会代表说：“各位

先生，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

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

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

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

京……北京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

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

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性企

图!”当爷爷得知，中共高层负责人

吴玉章同志从莫斯科来到巴黎宣传

中国抗战，想要会晤郎之万教授

时，马上联系郎之万教授，安排他

和吴玉章会面。由于郎之万教授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吴玉章同志在巴

黎多次举行公共集会，大力宣传中

国正在进行的抗日事业，无情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自此，

爷爷与郎之万从师生关系成为同道

伙伴，相互间建立了超越科学领域

的深情厚谊。

我不禁想起爷爷客厅里挂着的

李石曾先生题写的一副对联：“温凉

天气二八月，道义朋友三五人”，爷

爷与法布里、郎之万、居里夫人等

法国科学家的交往和情谊，正是基

于对科学的热爱、对正义的追求，

他们是真正的道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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